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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桂顺

两个女人的战争

小白蛇上路
■张鹤鸣

那盏
橘黄的灯

■潘小秋

蛇年
蛇趣

2

想当年，白蛇精幻化美女，在人间演绎了

一场凄美的爱情悲剧，最终被法海镇在雷峰

塔下。白娘子已经身怀六甲，不久便生下一

条小白蛇。她嘱咐孩子降临人间多做善事。

小白蛇幻化成涓涓溪流，带着母亲的重

托活活泼泼地上路了。她一路欢歌滋润了

花花草草，她义无反顾地奔向险峻的断崖

边，纵身腾跃，化作了气势恢宏的飞瀑。溪

流粉身碎骨的时候，扬起缕缕烟雾，架起道

道彩虹。一泻如注的飞瀑已经精疲力竭，便

躺倒在清凉舒适的碧潭之中。碧绿的潭水，

像瑶池的玉液琼浆，也像晶莹剔透的翡翠。

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飞瀑景区留

下了脍炙人口的佳作，赞美气势磅礴的飞

瀑，也赞美这清澈见底的碧潭。小白蛇淡忘

了母亲的嘱托，希望永远卧伏碧潭，接受人

们的赞誉，然而被接踵而来的水流不断推

挤，使她无可奈何地溢出了水潭。

小白蛇只得继续上路，但已经失却了先

前那种活活泼泼的风姿，因为她深深眷恋刚

刚拥有的荣耀。

小白蛇不断地诉说当初纵身悬崖化为

飞瀑的壮举和躺卧碧潭令人痴迷的情景，她

不想继续上路了。

幸亏白娘子的姐妹青蛇赶来，劝告小白

蛇：舍不得为辉煌的昨天画上句号，就不会

有勇气创建崭新的未来。她鼓励孩子继续

努力，到了功德圆满之日，她妈妈就会脱离

苦海，重见天日。听了青蛇阿姨的忠告，小

白蛇幻化的溪流重新振奋起来，她加快了步

伐，潺潺流淌，欣欣然向轰然有声的陡坡奔

去，满怀豪情地从高坡上俯冲下去……

原来那是一个水电站，溪流下滑的冲力

推动了发电机组的快速运转，于是万盏彩灯

大放光明，像串串夜明珠一路闪烁。

小白蛇亢奋起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前进中，她再度找回了逝去的辉煌。她努

力前行，盼望早日功德圆满，盼望早日母女

团圆。

如今，阿塌与阿吊是一对夫妻，早年他

们可是“怨深似海”啊！自打老蔡有记忆以

来，阿塌和“吊眼皮”就是水火不相容的，这

事其实有家庭背景的因素，阿塌的母亲和

“吊眼皮”的母亲早年就已结怨，其实这只是

由几个鸡蛋引发的。

阿塌家与“吊眼皮”两家的鸡窝都筑在

道坦的东南角，这地方杂草丛生，同时有很

多腐败的稻秆、麦秸、糖蔗叶，是动物们的天

堂，所以下蛋的鸡鸭有时忍不住就在此就地

解决，这样，就免不了产生邻里之间争着指

认草丛中的鸡蛋、鸭蛋的纠纷，因为白花花

的蛋上又没写着名字，谁知道这是谁家的？

不过纠纷有是有，一般邻里之间也就说

说而已，不真正往肚子里去，不就是一个蛋

嘛，不至于。但阿塌妈和阿吊妈就“至于”。

因为那年代，几个鸡蛋也算是有点儿分量的

东西。

所以，当阿塌妈发现自家那只原本多产

的“草鸡娘”已经连续5天没有下蛋于鸡窝，

同时又可疑地发现阿吊妈的身影较为频繁

地出现在道坦东南角，且脸上带着某种可疑

的快乐神色之时，她开始爆发了。

她直截了当地质问阿吊妈。

面对阿塌妈怒气冲冲地质问，阿吊妈

矢口否认，同时，她反击以尖刻语言，以捍

卫自己的清白。两个女人在道坦东南角那

满是鸡屎味的草地上声情并茂你来我往地

交火了。

几分钟后，由于阿吊妈的手臂在空中挥

舞范围过大，不小心一指头戳到阿塌妈的兔

唇上，这个在阿塌妈看来极具侮辱性的动作

一下子使正被阿吊妈骂为“全天下最生毛女

人”的她弹起来了。

阿塌妈之所以当场像“虾蛄条”一样弹

起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你想，她心爱的鸡

蛋被偷了，能不郁闷吗？作为受害者还被

“嫌犯”说成是全天下最难看的女人！哼，老

娘只不过是有点兔唇，有那么丑吗？最不能

容忍的，便是对方居然动手打人，而且打的

是自己最忌讳的地方。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两个老娘客在屋前打了一场为尊

严而战的特殊战争。阿塌妈“呸”了一声：

“你个偷蛋贼！好哇，你打我？老娘跟你拼

了！”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头撞向

阿吊妈，嘴里含糊不清地嚷嚷着：“贼！贼！

给刀裂！”（瑞安人咒骂小偷的俗语）

阿吊妈措手不及，一下子被未来亲家撞

了个四脚朝天，同时，几个摔破了的鸡蛋，从

阿吊妈的裤袋里很不争气地滚出来。

阿吊妈恼羞成怒，爬起来后，一把揪住

对方的长发，死命往下扯，可怜的阿塌妈想

使出同样的招数，可惜鞭长莫及啊，她的手

太短了。于是，在看到自己纷纷落下的一绺

绺头发后，阿塌妈一口咬住了阿吊妈的小

臂，“嗷”，阿吊妈惨叫一声，死命用手去掰阿

塌妈的嘴巴……

两个女人就这样近身肉搏，摔、跌、滚、

打在一地，在满是鸡屎的草地上搂抱着翻来

滚去，任围观者怎么拉也拉不开。

最后，两个女人在耗尽所有力气，使完

所有武器，包括长长的指甲，厚厚的鞋跟、地

上的烂泥、口水以及腐臭的稻秆之后，终于

偃旗息鼓，只剩下一地头发、一地鸡毛鸭毛、

一摊鼻血、两颗泛黄的牙齿，以及漫天飞舞

的尘埃，和暗淡无光的日月……

两个女人分躺草地南北两端，鼻青脸

肿，气喘吁吁，声音嘶哑地诅咒对方：

“你个偷鸡蛋的贼！你拉（的）囡儿下半

世没人要！”（说明一下，“吊眼皮”家只有五

姐妹，没有兄弟。）

“你个破囡儿，你拉棺材儿也好不到

哪！看看下半世哪家的囡儿肯嫁你拉！你

拉就等着绝代吧！”

再回头看看现如今，真叫人感慨不已

啊！

那盏橘黄的灯

泛着静谧的光华

灯光下

一桌为我等候的饭菜

几道翘首期盼的眼神

那么熟悉的温暖

召唤着我

洗尽尘世中的铅华

忘记漂泊路上的苦涩

抖落一身的疲惫

带着满腔的希望

往一个固定的方向

一个固定的地方

出发

不管寒冷冬季

还是炎炎夏日

不管风雨交加

还是斜阳西下

那个地方

就是家

那里有满满的爱的牵挂

那里有深深的爱的记忆

那里有细细的爱的叮咛

那里还有密密的爱的馨香

那盏厚重的生命中橘黄的灯

是我对家的最深长的

软软的切切的依恋和渴望

那盏厚重的生命中橘黄的灯

是我漂泊路上最动人的

柔柔的亲亲的诱惑和呼唤

那盏橘黄的灯

总是以一片明媚的色彩

温情地指引

一颗心的归来


